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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尋找城市裂縫計劃─台北篇》 
創作者：湯皇珍 
地點：紹興社區外仁愛路一段36巷旁 
演出時間：2011/12/25 
 
 
因為種種因緣與理由，從07年的瘋人船開始遇見湯皇珍，之後陸續的作品發表我
幾乎都沒有缺席，而且因為工作之故，跟個別作品的相處時間都很長。老實說當

年第一次看瘋人船的時候其實真的沒什麼感想，無法理解(但我還是很老實的把
展場內每段影片都看了)。隨著接著幾年接觸湯皇珍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藉由相
處的過程中理解她的生命歷程與態度，湯皇珍的作品對我已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我對湯皇珍的行為藝術的感觸是：湯皇珍的作品很挑觀眾、而且很難閱讀。

但是有趣的是湯皇珍總是很熱心地介紹她的作品給每一個人，所以看她作品的觀

眾，一直以來似乎都是圈外的人比圈內的人還多(純屬個人觀察)。這一次2011年
12月25日聖誕節在台北紹興社區的表演《尋找城市裂縫計劃─台北篇》也是如此。 
 
很慚愧的我是到了現場在紹興社區巷口看見自救會張貼在牆上的新聞資料，才知

道這邊發生了什麼事，也才理解湯皇珍選擇這邊做為「城市裂縫」的理由。 
 
紹興社區位於台北市仁愛路中正紀念堂附近，是國府來台時期由老兵在國有土地

搭建起來的克難眷村，70年代國有財產局將這片土地劃入台灣大學，台大與整座
城市都遺忘了它，紹興社區半個世紀以來就在高樓華廈的夾縫間，默默地存活

著。今日這裡已經是台北市數次都更下碩果僅存的未開發地，都會發展的貪婪眼

光開始注意到了這塊土地。去年10月，社區居民突然收到台大寄發的律師通知，
要求這些佔用台大校地的「違建戶」限期拆屋還地，否則將對這些住在這裡大半

輩子的居民提出賠償訴訟。現在，紹興社區集結了熱心的台大學生、老師以及公

民記者，與居民一起為他們最微薄的生存權、居住權奮鬥。 
 
湯皇珍《尋找城市裂縫》演出地點在紹興社區入口，仁愛路旁邊的一座小綠地。

一年以前這裡還是座房屋，這是台北市「台北好好看」的政蹟，以獎勵容積的方

式給建商將舊屋拆除當公園，這些曇花一現的假公園只會存在18個月，之後建商
財團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將公園蓋成豪宅大樓賺錢。目前在台北市路邊的一塊塊畸



零的綠地，是這個城市在奔馳中不斷拋棄自己的生命記憶過程中，具體而微的場

域。 
 
湯皇珍在這塊綠地打上四個木樁，木樁上綁著雷射筆，雷射光線連接出一個四方

形空間，正中央點著一盞燈，簡單虛擬的空間，提醒著我這塊空地曾經是個家，

雷射光線區隔的空間是房屋的鬼魂。數個身著白衣的演員在虛擬的空間內漫遊、

進出，也似鬼魂。整個場地成為一種超現實的景象，在弭平一切建物與記憶的空

地上，建物與記憶又還魂在我們面前喃喃自語。 
 
演員來回漫遊，進進出出，各自訴說著故事。話語互相干涉、交疊。觀眾被多個

演員不同的零碎故事給淹沒，沒辦法專心聽完一整段，只能勉強從重覆被強調的

片段中拼湊出一些端倪。我勉強聽出三段故事：一個是紹興社區一位老兵的故

事；一個是湯皇珍敘述她失智症的母親；另一個是湯皇珍發現、且失去華山的故

事。 
 
這三個獨立的故事與演員一起漫遊在虛擬空間裡，文字情節被拆解、打碎，在破

碎交疊的話語轟炸下，漸漸地我感受到一個統一的主題從裡頭浮現：「失憶」。那

是這個作品的主題，自我的失憶、身邊的人失憶、以及整座城市的失憶。場景、

演員、文本─整個作品就是個被世界拋棄的鬼魂，控訴著這個世界不斷地在拋棄
跟不上腳步的人民、拋棄已不需要的歷史脈絡。城市失憶了，只有街道被遺忘的

縫隙間，你才可以瞥見記憶的遊魂在角落輕微地呼喊，提醒路過的人曾經存在過

的真實。 
 
不同於過去幾次我在一些藝術空間看湯皇珍的行為表演，《尋找城市裂縫計劃─
台北篇》這個作品，「地點」本身占作品很大的份量，紹興社區，是演出地點、

是作品發衍的起源、是敘事的主幹、也是作品的核心。這塊被弭平的空地，象徵

某種被拋棄者共同的命運：這個世界正在失憶。看著它，湯皇珍想起了她發現並

失去華山的故事：1997年包含湯皇珍的一群藝術家發現了廢棄的台北酒廠，爭取
台北酒廠成為台北的前衛跨界展演空間，促成華山藝文特區的成立，但從公賣局

手中接手華山的文建會卻於2007年將華山ROT出去給商業團隊經營「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一聲令下改變園區使用用途，無情地拋棄當年爭取華山下來的藝術家

們。「希望1997年，我沒有發現華山...」，表演中，演員不斷地重覆著這句話。 
 
湯皇珍還想起她罹患失智症的母親，在文本中提到她如何應對母親悠遊在支離破

碎的記憶裡。這個世界太多的不公平不可理喻，是不是乾脆通通忘記，跟著這個

世界的一同失憶，就會快樂一點？湯皇珍以自己的生命故事，和這塊土地的生命

故事，撞擊出充滿哀傷氣息的文本與表演型式。 
 



演出場所位於車水馬龍的仁愛路邊，夜間，喧囂的車聲無情地吞沒演員們的呼

喊。觀眾聚集在人行道旁，幾乎快聽不見台詞。整個表演連同觀眾好似在參與一

個哀悼儀式，哀悼這塊土地記憶的消失。當接近尾聲，演員們在雷射光構成的房

屋邊緣內走著，重覆喃喃自語：「這裡曾經有個家、這裡曾經有個家...」，忽然一
群人從外圍衝進演員旁邊，對著演員怒吼著：「我不相信！」，將演員一個個粗暴

地推出綠地之外。最後，湯皇珍默默地走進空地，兀自將雷射光與燈光一個個關

閉，人被趕走、光線消失，表演結束。鬼魂消逝無蹤，綠地還是那個失憶的公園，

城市又回到它原本的樣子。 
 
湯皇珍的作品總是由龐大的話語堆砌出厚重的文本，總是難以閱讀，那是一個人

生命的重量，當創作者用他的生命來創作，怎能要求這會是個好讀的作品？欣賞

湯皇珍的作品，觀眾需要先作功課，先理解創作者的生命歷程與作品的背後的故

事，即使沒有先作功課，觀眾也需要以跟創作者同等地用心來感受作品。所以湯

皇珍的作品永遠小眾，但從她的作品可以深刻感受一個深刻靈魂的孤獨與哀愁，

生命如此沉重但令人尊敬。湯皇珍是我在當代藝術的啟蒙導師，從她身上我看見

一個藝術家應該有的風骨、觀看視界的高度、最堅韌的態度、與最誠摯的關懷。

自此，建立了我辨別作品與藝術創作者之間的準則。 
 
因為這次創作、道具完全沒有經費，演員也是志願參與，在極拮据的情況下完成，

因此不再有重演的機會，這是我覺得最遺憾的地方。另外如果要說有什麼美中不

足之處，我想有兩點：一是仁愛路真的很吵，演員的話語觀眾聽不清楚，如果有

無線麥與音響的輔助的話，效果會比較好，我想是因為受限於預算的緣故吧(還
是根本是故意的？)。另一點是觀眾不見得都知道紹興社區的故事，如果開演前
能先帶領觀眾先逛逛紹興社區、介紹這裡的故事，對作品比較能有較完整的理

解，以我自己為例，我也是在開演前的下午先來到這邊，在社區牆上看到相關的

報導才知道這裡的故事。 
 
這次演出讓我見識到行為藝術在戶外，由其是與地點本身交互作用之下，產生的

那股「力量」，非常強大，是在美術館或其他室內白盒子裡的感受不到的。我很

喜歡這種跟地方緊密結合的藝術形式，活生生的，充滿生命力。我們的城市太無

趣了，作為一個觀眾，我希望這座城市能有越來越多這種作品，不是去美術館，

也不是公共藝術，而是直接將環境作品化，提醒城市路過的每個人，城市裂縫仍

在。  
 


